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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下了车，一踏上故乡的大地，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几

年了，只从两个表妹的来信中知道家乡的变化，但毕竟是书面上的

描绘，说得再好听，形容得再漂亮，总不如眼见为好。他随着下车

的人流往前走，他记得脚下的这条路，原是狭狭的，只能容两个人

并排走，要是对面来了一辆小板车，或是别的什么车，这两个人必

须侧身站到路旁去；如果是几天不下雨，路上的泥尘被风一吹，让

人睁不开眼睛；如果下了雨，到处是积水，路上的行人，不是把自己

的裤脚溅满了泥浆，就是把旁人的裤脚溅上泥浆水，所以有人就骂

它是一条阎王路。今天他走的却是一条宽阔、光亮的水泥路，两旁

有高高的洋楼，底层有经营各种各样商品的店铺，再也看不到别的

什么了。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络绎不绝；两旁人行道上，都是来

往的穿红着绿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泾河镇

的老街，大约有两公里的路程。他走到老街看看，老街也大变样

了，街道不仅拓宽，而且十分整洁，店面一个接一个，十分俨然。不

时地里面传出各种优美的乐曲声，使人陶醉，叫人振奋。原来的那

个十字街口，现已扩展成一个圆形的广场，中间有各色鲜花，四周

安放着石条凳，供人休憩。他看着，心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

“变化真大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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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这次回故乡，主要是因为他家的老屋要拆迁，遇到了一点

与人家纠葛的事要亲自处理，同时也想见见多年不见的乡亲，特别

是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、一起读书的表妹，她们常常去信催他回

来，只是苦于工作忙，抽不出时间来，今年他刚退休，时间属于自己

的了，便一个人回来了。他动身前，电话告诉两个表妹，说要来，却

没有说明动身的确切日期，所以，她们无法知道何时到车站去接

他，这就把她们害苦了，害得她们每天去等，但总是扑空回家。现

在他站在十字街口，看看四周，见不到认识的人，正想往北街上走，

对面却来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妇人，不等他认出来，她就跑上前来

喊他了“，哎哟，荣哥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”她就是他的姑表妹陈红。

兄妹相见，格外亲热，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千言万语不知从哪

里说起，过了好久才同时说出同样的一句话“：哥哥（妹妹），你真

老了。”说着，二人并排着向北街走去。

北街也拓宽过，两边的店铺后面，全是一幢幢崭新的高楼大

厦。陈荣边走边听表妹的叙述，边观看着这“非”字形的街道两旁

的楼房，心中不禁想起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诗句。他心中说：

“要是这位古人活到今天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”

他表妹越说越滔滔不绝，不觉就到了街的尽头。街的顶头仍

然是零零落落、高高矮矮的老房。他表妹告诉他，两边的一大片旧

房今年年内全部拆完，明年开春动工兴建一个片区；以这条路为

界，东边的这一大片旧房，暂时还不动。有人说，最近又有一个开

发商想动这一片的脑筋，这样爱华的娘家也可住新楼了。

他表妹说的爱华，是他表妹的媳妇，是他姨表妹李芬芬的女

儿。因为陈红表妹家是在这些旧房的西南角，跟他家老屋相距不

远，都属这次动迁的对象，而潘家、爱华的娘家在东边这些旧房的

东北角，这次拆迁轮不到他们。

一进门他们边说边走，不觉多久就到了家。陈荣的表妹 ，就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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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端凳、倒茶、煮饭、炒菜，忙个不停。

陈荣见他表妹这样忙着，就坐在灶间里跟表妹继续说话。他

知道表妹的女儿、女婿、外孙一家人住在很远的地方，一般不回家。

他表妹说：“中午只有孙女儿敏敏回来吃，到晚上儿子回家吃，媳

妇因为在饭店工作，却不回家吃。”

陈荣听了也就放心了，看表妹的家务不太重，也不太烦。

然而今天却出乎意料，爱华吃了中饭，很早就回家了。婆婆问

原因，她却在房里不出来。儿子回来了，才问明白：她让老板解聘

了。

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作为舅舅的他，也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只不过

问问情况，安慰安慰罢了。志才听了妻子的话，忍不住骂了一声粗

话，对母亲说“：妈，舅舅远道而来，这顿晚饭你就不要忙了，我们

到饭店里去吃。”

妈妈说“：好啊，你打个电话，叫你丈人、丈母也一起来。”

爱华听了自然也表示同意。但到哪一家饭店去吃，就发生了

矛盾。丈夫要进爱华工作的爱民饭店，妻子坚决不答应，说：“我

刚从这个饭店出来，你却带了全家到这个饭店里去请客，这不是成

心让我难看吗？我不去！”丈夫说“：你不懂我的意思，正因为你被

炒鱿鱼了，我才这样做，我要问问这个刘老板⋯⋯”妻子打断了丈

夫的话，说“：你要问自己去问，我是不去！”

一个要去，一个不去，二人争个不休，最后在三个老人的说服

下，为了舅舅的面子，爱华勉强答应，一同走进了爱民饭店。

但是，他们正互相敬酒、互相祝贺，觥筹交错，兴致正高的时

候，泾河小学的马老师来找她的学生张敏敏。敏敏被喊到旁边，马

老师说“：张敏敏，我知道刘宏伟常跟你在一起，你们很要好，现在

刘宏伟不知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张敏敏说“：我知道。马老师，我带你去找好吗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马老师说“：你吃吧，只要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就行了。”

“我说不清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你还没有吃好呢。”

大家说“：找孩子要紧，敏敏，你就带马老师去找吧。”奶奶补

充了一句“：我把你喜欢吃的菜带回家去，你回家去吃吧。”

“好的，那我走了。”

马老师带着敏敏走出了饭店，爱华看到老板刘祥生过来了，

说“：自己的儿子失踪了，还在神气！”

刘老板听得真切，接着爱华的话说“：不要紧，他死不了！即

使死了，死个把孩子有什么要紧！ 嗳，请诸位多提出宝贵意

见！”

刘老板转到别的桌上去后，张志才骂道：“提个屁，没心肝

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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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敏领着马老师出了饭店，在巷子里七转八转，拐了几个弯，

来到了体育场，敏敏说“：他一定在那里。”

马老师问“：你们常到这里来玩是吗？”

敏敏说“：是的，宏伟在家里被阿姨打了就拉住丽丽和我到这

里来，告诉我们他阿姨怎么骂他，怎么打他。马老师，你不知道，他

阿姨可凶呢，他爸爸也怕她，真像只老虎。”

敏敏说到这里，发现月光下面，在树影中间，独自站着一个人，

她高兴地喊起来“：宏伟，宏伟，马老师来了。”

敏敏的话音还在夜空中响着，那人影不见了。敏敏急了，一边

飞快地追过去，一边喊“：宏伟宏伟，你别跑，别跑！”

马老师也跟着追，跟着喊。

敏敏眼睛尖早就看清了，那是宏伟的身影，向另一个方向跑去

了。眼看距离越来越远了，敏敏急中生智，装着跌跤的样子，尖叫

”一声“：呀 那叫声又响又尖。这一声尖叫果然有效，那人影停

住了，过一会儿向这边移动了。敏敏坐在地上“，哎哟哎哟”地哼

得越来越起劲，马老师以为敏敏真的摔伤了，跑上去扶她，不停地

问她“：伤在哪里？伤得怎么样？要不要上医院？”

这时 那个人到了她们的跟前，马老师已经认出，他果然是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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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伟，便喊“：刘宏伟，你还不快点过来？”

刘宏伟叫了一声“马老师”，就走上前来。敏敏见刘宏伟过来

了，突然站了起来“，哈哈哈”地大笑起来。

宏伟不开口，望望马老师，看看她。敏敏说“：宏伟，你一定骂

我了吧！不过我不用这个计，今夜一定抓不住你。你知道吗，马老

师为了找你，⋯⋯”

刘宏伟不等敏敏说完，就向马老师道歉，他说“：马老师，对不

起。”

敏敏问他“：是你阿姨又打你了吗？”

刘宏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这么晚了，老师还来寻找他，

他把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教师当作了自己的母亲，差一点激动

得扑到她的怀里。马老师连忙扶住他，帮他擦擦眼泪，要他不要

哭，安慰他。但她不敢问他出走的原因，刚才敏敏已说过，他的阿

姨太凶，她猜得出来，他的出走总有他的想法，他的理由。这是人

家的家务事，外人不宜过问，只是他的阿姨赵芳问她，请她，她才打

了好多电话问自己班上的同学，但都说没有见到刘宏伟，也不知道

他的去向，她知道张敏敏可能知道，但电话没人接，到了她家有人

告诉她，她家来了客人去饭店吃饭了，她知道敏敏的妈妈在爱民饭

店工作，吃饭自然在那里，于是她就往那里去找。再说刘宏伟的爸

爸是这家饭店的老板，虽说在电话里，赵芳告诉她，刘宏伟的爸爸

也不知道儿子到哪里去了，她想，顺便问问刘宏伟的爸爸也好。所

以就到那里去了。现在，人已找到把他送回去就行了。再说两个

孩子都没有吃饭，肚子饿了，得快点让他们回家。于是她在街上买

了几个包子给他们吃了，就一个一个地送回了家，她才放下心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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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老师把敏敏送回家的时候，家里人都正坐在客堂里说话呢。

看到敏敏回来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马老师没有进屋就走了，她很

忙，还有作业要批，再说她也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真觉得肚子饿了。

敏敏的奶奶见孙女儿回来了，就去热饭暖菜。一会儿就把饭

菜端到客堂里的一张八仙桌上，一边叫敏敏吃，一边问敏敏“：你

饿了吧？那孩子有没有找到？”

敏敏一边吃一边说“：不饿，马老师买了包子给我们吃。至于

刘宏伟，马老师算找对人了，我出马还能找不到？”

敏敏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
她奶奶说“：这孩子说话多老，像老茄干嚼不烂。”

敏敏咽了一口饭，问：“奶奶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？

要问就问，过时就请别打扰了。”

她妈妈说“：小姑娘家，别这样油腔滑调！”

她父亲说“：你舅公公在旁边，你好意思吗？”

陈荣说“：不要紧，孩子么，就要顽皮一点。”

敏敏说“：你们听你们听，到底是大城市来的，舅公公的话最

最最最好，我爱听。舅公公呀，你多住几天，噢，一直不要走，给我

多讲些大城市里的故事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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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说“：好好，我就不走，讲故事给敏敏听。”

她奶奶问“：敏敏，你那个同学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”

敏敏说“：呀，奶奶，你还不知道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对了，叫做

‘官逼民反’呢！”

听了敏敏的话，大家都觉得教育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她妈妈说“：你胡说些什么呀？”

敏敏说“：好好，我胡说，我就不说了行吗？”说着，她把碗一

推，就到房间里去了。

屋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张志才说：“她说官逼民反，真也有点

像。”

陈荣问“：怎么啦？是不是那孩子的爸爸管教太严？”

张志才和刘宏伟的爸爸刘祥生是好友，刘的情况他知道，他

说“：不是孩子的爸爸管教太严，是孩子的后娘心太狠！”

陈荣和他的表妹陈红都“噢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。

爱华却说“：后娘再怎么凶狠，小孩子也不能跑啊！这还了得

陈红说“：小孩子出走总不对，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！”

陈荣说“：如何教育孩子，着实是个问题，现在提倡素质教育

的确是很必要。”

陈荣还想讲下去，志才说“：有问题全怪孩子也不对，大人的

身教也重要。”

爱华说“：孩子的好坏是生就的，胚子不好大人再好也没用！”

志才说“：你这话不对！”

“不对不对，就是你对！”

爱华说着站了起来。

陈红说“：哥哥，你路上辛苦了，我们就早点休息吧。”

大家便洗洗脸洗洗脚，各自进了房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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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睡在床上想，觉得外甥女儿有点脾气，好像对丈夫不太

好。但他又想，爱华刚被老板炒，又到这个老板店里吃饭，心中不

快也是常情。他想着，不久就进入了梦乡。深夜，却被一个声音惊

醒，他仔细听听，好像两个人的打架声，又像是争吵声，但听不真

切。一会儿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“：你们不要吵了，有话明天再说

吧！”

陈荣听出这是他表妹的声音，在房门外劝儿子和媳妇不要吵

架 。

夜深了，窗外透进秋月的光亮，人声过后又进入了夜的寂静。

但是，陈荣再也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，他发现外甥女儿不在了。红表妹告诉他“：唉，真是

一言难尽呀！”

陈荣望着表妹，等她说下去。

陈红说“：荣哥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才回来一次，照理，我应该说

些开心的事，但你是我表哥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好像一个人一样，心里

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从来不隐瞒。”

陈荣点点头，说“：红妹，你有什么说出来好，闷在心里难过，

说吧，荣哥听着呢。”

陈红说“：昨天夜里你一定听到了，这一对夫妻，常常叮叮当

当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呛起来，到了半夜三更就大吵大闹，有时动手

打起来，要是我不跑过去喊喊，恐怕真会出事。不过听到我的喊

声，他们也就停了。”

陈荣安慰道“：妹妹，你也不要太操心了，小夫妻之间吵吵闹

闹，也是常有的事，有人认为，家里人吵吵闹闹，才有意思呢，你呀

就别去管他们，他们都大了，敏敏已经十多岁了，你就想开点，一只

眼睁一只眼闭，随他们去。”

陈红说“：哎哟，表哥，你说得轻松，表哥，你知道吗，自从你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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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去世之后，志才他兄妹二人，都很小，大的八岁，小的七岁，还有

一个老人，你说我这个日子怎么过，但我都挺过来了。志才还读到

高中毕业，他妹子还读完了初中，你说容易不容易。”

陈荣看到表妹的眼睛红红的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说“：那时，

是不容易，现在不同了，生活好了。”

陈红说“：生活好了是不错，可受气多了比生活苦还要难受。”

陈红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哗哗地掉落下来。她连忙

站起来向灶间里走去，用毛巾擦脸。

陈荣低头沉思。

陈红站在他跟前，说“：荣哥呀，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外甥媳妇，

她心不坏，可她对我不好，对我不好也就算了，但应该对我儿子好

一点啊，可她总是说我儿子这也不行那也不如人家，好像别的男人

都好，唯独自己的丈夫不行。你说我听了心里好受吗？再说，动不

动往娘家一躲，志才不去请她，她是不会回来的。今天她又回娘家

去了。这下可好了，她没了工作，不知到哪一天才能请回来！”

陈荣问“：这次她为什么要走？⋯⋯”

陈红打断了她表哥的话，说“：早晨我问志才，你们昨夜为什

么要吵架？舅舅难得来一次不怕难为情？他说，昨夜吃饭之后他

去找爱华的老板，叫老板还让爱华去做，刘老板开始不答应，后来

答应了。夜里他把这事告诉她，可她不去！到了半夜，志才又跟她

说，她嫌丈夫烦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斗起来了。”

陈荣说“：噢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不要急，下午我到阿芬那里去，

劝劝也许会答应。”

陈荣的表妹点点头，说“：好吧，这全靠你了。”

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是陈荣的姨表妹芬打来的，请他早点去她

家。他答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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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离开张家时对红表妹说了，到了潘家他会劝他的外甥媳

妇也是他的外甥女儿爱华回爱民饭店去的，因为根据眼前的情况，

下岗人数多，想找个称心满意的工作不易，刘老板能答应继续聘用

爱华全是看在老朋友志才的面上，不能让她的丈夫没面子，再说找

不到工作就少了一份收入，红表妹家里的生活也不宽裕，外甥的工

资也不高，还要供敏敏上学，所以陈荣决心要完成红表妹委婉地交

给他的这个任务，让爱华回心转意，即使面子上不好过，为了一个

“钱”字，就委屈一点，再去上班。然而到了潘家，见了芬表妹，谈

到此事，却知道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，芬表妹对陈荣说“：荣哥

你不知道，爱华不肯再进这家饭店是有她的打算的。”

陈荣问“：莫非爱华找到更好的单位了？”

芬表妹说“：不是的，他要自己开饭店。”

陈荣说“：自己开饭店好是好，就是要有条件。不过，开个小

饭店也容易⋯⋯”

“不呢，”芬芬说“，她的胃口大呢，她要跟爱民饭店比个高低

呢。”

陈荣说：“是吗！看不出我的外甥女儿还真有点志气呢。那

么，这个打算为什么不告诉志才呢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芬芬说“：这问题我问过爱华，爱华说，时机还没成熟。”

“这我就不懂了，老婆想做一件事告诉丈夫，得到丈夫的支

持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芬芬压低了声音，说“：表哥，你不知道，我说出来你不要说给

你那个红表妹听，阿红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”

陈荣说“：一定一定，不该说的一定不说。”

芬芬说“：最近爱华碰到一个大老板，搞房产的，这人姓陆，叫

华新，对爱华很好，也很规矩，是个正派人，他答应爱华，要是开饭

店，资金问题，他可以帮助解决。”

陈荣说“：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很多，可别是个骗子。”

芬芬说“：不会的，他到我家里来过，看得出不像是坏人。”

坐在旁边一直不开口的妹夫潘智插了一句，说“：坏人的脸上

不会贴标签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？”

“老头子，你又瞎说了！照你这么说，什么事也别想做了。爱

华不想告诉志才，就是怕你们这些捧着卵子过河的胆小鬼捣蛋。”

潘智说“：我看这事没有这么简单！”

“爱华不是小孩，快到四十岁的人了，用不着你去操心，你还

是去下你的棋吧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不说我不说，”潘智说“，要是爱华出了什么问题，

我可饶不了你！”

陈荣怕夫妻二人吵起来，连忙把话题转了过来，问“：妹夫，你

现在身体好吗？你喜欢下棋？下什么棋，象棋？”

一提到下棋，陈荣的表妹夫话就多了。他表妹看看时间不早

了，就说“：荣哥，你们聊聊，爱华快要回来了。”说着就向灶间走去

做晚饭了。

傍晚，夜幕降临了，一盏日光灯发出的光柔和地照在雪白的墙

壁上，照在坐在堂屋里的几个人脸庞上，显出焦急的神情。一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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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，爱华回来了，她显得很年轻，短发、双眼皮、大眼睛、圆脸，在白

色衬衫的衬托下，皮肤显得格外洁白，等待很久的张志才见了她觉

得有种异样的感觉，似乎只有在十二年前结婚的时候才有的感觉，

这种感觉使他在心中不由地“格顿”一下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紧

张，莫名的不祥之兆，顿时，他想起昨夜好友刘祥生临走时说的一

句话“：人长得太美不是好事。”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他想不出，猜不

透，现在他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，但他一下子否定了，心里说“：不

会的，不会的。”

这时，桌上的菜已经摆满，芬芬喊着大家快上来喝酒，敏敏也

从楼梯上跑下来，问她妈妈“：妈妈妈妈，你到哪里去了，这么迟才

回来，害得大家饿肚子。”

“少废话，”她妈妈说“，快吃吧。”

敏敏有两个窝，一个在奶奶那里，一个在婆婆那里，她想到哪

里住就到哪里住，来去自由，但一般的情况下，是跟着母亲转，她妈

妈到哪里她也到哪里。现在她妈妈回娘家了，她自然到婆婆家了。

家宴当然不如饭店里丰盛，芬芬不停地给表哥挟菜，不停地

说“：没有什么好菜，荣哥，吃呀，吃呀！”

陈荣说“：吃，吃，大家吃。”

一桌六个人在吃喝的过程中，除了敬酒、挟菜、要对方多吃些

以外少不了谈些各人的见闻、国家大事，他们吃着，一边喝一边说，

不知不觉吃得差不多了。敏敏放下碗筷，对婆婆说“：我上楼去看

电视了。”她刚说完，电话铃响了，敏敏拿起听筒“喂”了一声，从电

话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，敏敏问“：你是华叔叔吗？”爱华知道，

这是华新打来的电话，等敏敏喊她时就上去接电话了。

这时志才的肌肉绷得很紧，脉管里的血液也流动得特别快，他

倾听着爱华在电话里说的每一个字和词，当他听到“好的，我马上

就来”时，他也站起了身，对客人说“：舅舅，我也走了。”当爱华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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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门口要走时，他紧跟着她，一起跨出了大门槛，爱华说“：你急什

么？我有事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志才说“：我陪陪你不好吗？”

“讨厌！”这两个字在夜空中盘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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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兄妹相聚，有许许多多话要说，这一夜他们谈得很多，睡得

很晚，时钟已经敲过十二下了，他们还没有睡。爱华也很迟很迟还

没回来，陈荣问“：爱华怎么到现在还不回？是不是跟志才一起回

去了？”

芬芬说“：不会的，自己的孩子自己有数，她是不会轻易回去

的。”

表妹夫说“：她的坏脾气都是你宠出来的，你害了她！”

芬芬说“：我宠她，就你好，对孩子不闻不问，哪有像你这样做

老子的人！”

老俩口又斗起嘴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推开了，爱华回来

了 。

芬芬见女儿回来了，问她肚子饿吗，是不是再吃一点。爱华

说，在外面吃过了，不饿。说着洗洗脚就上楼睡觉去了。

芬芬见时间不早了，便安排表哥去睡，丈夫也回到自己的房

间，她自己去灶间准备了一下明天的早餐，就到女儿的房门前，轻

轻推开房门，见女儿还没上床，就走进了房间，找了一把椅子，在女

儿身旁坐下，问道“：你跟志才两个人在路上没吵起来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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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来你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回家，我去找华新。”

“志才知道你去找华新吗？”

“知道，我告诉他了，我去找我的老同学。”

“他高兴吗？”

“不高兴怎么样？”

芬芬说“：爱华，男女之间的事情也要注意影响，唾沫会淹死

人的。”

爱华说“：妈，你不要唠叨了，女儿已经这么大了，自有分寸。

你快去睡吧，我也睡了，明天我还有事，华新约我去看房子。”

母亲还想问，却被女儿搀着她的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出房间。

芬芬刚跨出房门，女儿就把房门关上了。

芬芬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见老伴睡得像猪一样沉，鼻孔里不停

地发出呼噜声。她睡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想东想西，想这想

那，特别是想到华新这个穿着讲究、很有气派、说话随和很有礼貌

的人物来到女儿身旁，女儿对他好像情有独钟的情景，她再也无法

入睡，眼前时时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画面，这些画面上的人物

所做出的事情又是那样动魄，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其中有一个

女人从悬崖上往下跳的时候，她吓得惊叫起来，把老伴从睡梦中惊

醒。

潘智从床上坐起来急急地喊“：芬芬，芬芬，你怎么啦？”

芬芬摸摸自己的脸，满头满脸都是汗，原来她是在做梦，做了

一场恶梦。第二天，她把这事告诉表哥，问他这梦好不好，她说她

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，她很担心，担心女儿会不会出事。陈荣安

慰她，叫她不要去想，白天多想了，夜里会做梦。

芬芬说“：我白天从来没有想这样的事情，也没有见过这种事

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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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说“：你想想，电视里电影里，这类镜头多得很，不会没有

看过。”

芬芬说“：你这么一提我倒想起来了，我看一部武打片，常常

看到一个人从屋顶上跳下去，另一个人跟着跳下去⋯⋯真怕人。”

表兄妹二人正说着，爱华过来了，说“：妈，中午我不回来吃，

你们不要等。”说着就匆匆走出大门。

陈荣望着爱华的背影，心里说“：这孩子心倒很高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